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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姐兰馨
曾立力

车站广场前马路边上，有几个旅客在向过
往的的士招手。“要车！”兰馨加速赶过去，快到
跟前时，一辆的士斜插上去抢了她的生意。她
心里骂了句“抢钱呀！”只好上路重新找客。

从接班到现在放空快两个钟头了，兰馨
有点焦虑起来。愈等钱用，愈挣不到。今天算
是倒了血霉，不但一个客没拉到不说，还在十
字路口追了辆宝马车的尾。交警来了，责任全
在她。车主并没狮子大张口，让她赔 200块钱
算了，她舍不得。交警扫她一眼说：“知足吧，
算你遇上好人了！”宝马车主说，不是急着去
奔丧，至少要她赔 1000，这是名车。可她仍觉
得像是在割身上的肉，要台电脑又滞后了。

她想要台电脑，也不是她要，是女儿要。
女儿也没问她要，女儿回来时不经意说，同寝
室的同学都有，老去蹭人家的，憋屈。马上就
到女儿生日了，她想给女儿个惊喜。可买台拿
得出手的电脑，得大几千，钱到用时方恨少，
总也凑不齐。

终于看到个戴眼镜、穿黑西服的男人立
在那向她招手，她赶紧驶过去。男人拉开车
门，吃力地将个大纸箱塞了进来，上车时脑壳
碰了下车门框，看来眼神不济。

男人说了个要去的地方，她复述了一遍，
同时从后视镜里瞥了眼，他两只胳膊始终紧
搂着那只大纸箱，生怕跑了似的。她心里笑了
声：“小气鬼！”一脚加大油门，车灵巧地穿行
于潮水般的车流间。

男人抱怨车里空调不行。
这话听多了，无所谓。她笑道：“这不是豪

车，排量低，除非你开宝马？”
“喔，你怎么晓得我有宝马？”
兰馨想笑：男人遇到不熟悉的人，尤其是

陌生女人，最喜欢吹牛皮不打底稿。随口便
说：“有宝马不牵出来，这么热的天，放在屋里
生马驹子呀？”

“朋友结婚，今天做婚车去了。”男人手上
戴块价格不菲的帝舵表，身穿名牌西服，脖子
上围圈黄灿灿的狗链子，方头大脸，油光满
面，不像个没钱的主。

“谁要你穿这么多？穿得那么正。”
“去天上人间不穿正装哪行？”
天上人间在市郊，据说每平方米的价格

比别墅还贵，高档陵园。刚接了趟远单，光顾
着高兴，没往这方面想，看来又是个奔丧的。

男人情绪不高，后面没再开腔，他不说她
也不问。这些年兰馨早已习惯了与各色乘客
打交道，习惯了这个狭小空间里的各种体味
和七七八八的声音，有时坐车的并不比开车
的高尚多少。

快出城时，男人叫她踩一脚，他去买点鞭
炮香烛就来。这些东西天上人间也有，只是价
钱贵许多。真是越有越抠！有钱人也打小算盘。

她将车停在路边，男人匆忙下车，没了男
人的遮挡，一眼就见大纸箱上那几个大字，联
想电脑，赫然在目。估计是台大屏幕的液晶电
脑，就是她多少次去电脑城看的那种。她多少
次想着女儿得到它时的那股高兴劲。对于有
钱人来说，这不算什么。她只觉得心跳加速，
血往上涌，天赐良机！堤内损失堤外补，一打
方向，掉头就往回跑。

男人出来一看，脸都急白了，忙问店主看
清车牌没有？店主忙着做生意，哪顾得上，搭
讪道：“没丢什么吧？”男人垂头丧气说：“一个
纸箱，一条狗狗。”店主笑说：“关系不大，狗认
得路，会自己跑回来。”“死了的狗狗。”“那就
更没关系了，你破不了多大的财。”男人气急
败坏说：“你不懂！这是条国外名犬，意义非同
一般。”店主懒得搭理他，外国狗死了，咋啦？
不也是条死狗。

这可咋整呀？一大堆人都在等他，男人急
得捶胸顿足，手足无措。狗狗是母亲生前的宠
物，还别说这狗真通人性，老太太去世刚过头
七，它就不吃不喝死了。家人商定，今天将它
葬在老太太身边，让它在天堂继续陪着老太
太逗乐。怪只怪朋友非得今天借什么车，也怪
自己眼拙，没看出这么文文静静的女人，怎么
会干这种事呢？下车时记下她的车牌就好了。
男人懊悔不已，觉得挺憋屈。

店主见他都这样了，回过头来安慰他说：
“莫急，也许人家有事，没准一会儿就回来了呢？”

兰馨开出一段路后，动都没动那纸箱，接
到女儿个电话就后悔了。女儿没说别的，只是
说今年放假就不回来了，留在学校打暑假工。
上次送她去学校时，路上顺便捎了个客，那人
匆匆下车后将个牛津包丢在了车上，里面的
钱足够买台电脑。她和女儿蹲在路边足足等
了一个小时，那人才寻来。他当场拿出一沓钱
表示感谢，她和女儿都没要。人家有钱，不差
钱，但那是人家的。女儿摇头晃脑冲她笑着
说。望着女儿，当时她也笑了。

今天这事要让女儿知道，决不会原谅她
的！她想给女儿个惊喜，总不能给她个怨恨吧？

兰馨再也憋不住，将车停在路边，大放
悲声。

尔后擦干眼泪，掉头，火急火燎地再往
回赶。

店主眼尖，老远就见过来的是刚才那辆
车，那辆车的顶灯缺了个角，“我说嘛，这不回
来了吗？”

路面上有滩积水，旁边无人，兰馨加大马
力冲了过来，溅起的水花在空中划出道并不
规则的弧线。

那那天，我们坐在漆黑的山顶上
聊聊一些快被遗忘的往事
像流连于一间荒废的老房子
有时无心，翻找出一些陈旧的光
片刻的惊喜，或是沉默
偶然说起某一个人
说起那些愉快的经历
那些茫然无措，那些心乱如麻
时至今日，依然动人
可是，我们竟同时说不出那个人的名字
也再记不起那个人的样子
像一支无名的野花
开在记忆的黑枝上，脱去形态和姓氏
唯有几缕暗香
被一双战栗的手捧起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似乎都受了惊吓
黑夜开始在两双眼睛里弥漫
直至淹没了所有的光
下山的时候，我们还是走散了
也没有回头再去找
夜有多少静默，就有多少孤寂
还好，有几只不知名的鸟儿
躲在夜的深处
用黑色的鸣叫，陪了我一路

清晨，我走进一片树林

清晨，树林里的雾气还未散去
植物安静如幼兽，散发着迷人的呼吸
一粒粒小小的桂花松开它黄金般的拳头
吐着细细的清香
其中一些在无声地落着，泥土温软
覆盖着薄薄一层早凋的红叶，或许是内心过于苍老
走在上面，发出生命清脆的尾声
不断有露水从高处叶子上滑落
在经历过一次日常的破碎之后
又在另一片叶子的中心暂时聚合
一粒粒挂在这个春天，像一个个甜蜜而饱满的幻梦
在熹微的晨光中，闪着发光的瞳孔
有几只幸福的鸟儿，在黝黑而潮湿的枝头跳跃着
片刻间，便消失了踪影
许久，才偶尔发出几声鸣叫，从树林的深处
像一束明艳而跳跃的光
瞬间刺破越来越稀薄的雾气，抵达
我开始透明的思想

野萢是童年时候的美味。酸酸甜甜
的感觉，荡漾在口腔，回味在课堂，萦绕
在梦里。

沿着村外的土路走过大约一百米，
那里有一个小菜园，菜园挨土路这边，长
着一溜茎干与叶片都布满细刺的植物，
成为菜园天然的篱笆。春天，篱笆的顶端
冒出无数毛茸茸的嫩茎，我忍不住去摘
刺杆。小心翼翼地掐下几根，从底部将皮
一溜一溜撕掉，然后 将光溜溜的嫩绿色
的茎干塞进嘴里，一股淡淡的甜味混杂
着微微的涩味，溢满口腔。

那一丛带刺的植物，突然冒出无数淡
蓝色的花，一穗一穗，煞是好看。无数蝴蝶
和蜜蜂在花间盘旋，栖息。慢慢地，淡蓝色
的花瓣都随风飘落，由无数绿色的细颗粒
紧紧凑在一起组成的颗粒，在阳光和雨水
的滋润下，渐渐膨胀着，成熟着。当绿色颗
粒的顶端透出一点淡淡的红，我便情不自
禁地咽口水。初夏的暖风微微薰着，艳阳
朗朗照着，我的心急急盼着，那绿色的颗
粒羞涩得满脸通红，水灵灵的。我便急不
可耐地伸出手，将红得最艳、亮得最透的
几颗摘下来，迅速塞进嘴里。起初是淡淡
的甜，沁人心脾，舒爽透顶，仿佛整个身子
都被泡软。接着便渗出一点微微的酸，牙
齿略微颤了几下，心思便又被那种纯净的
淡淡甜味所俘虏，久久不能自拔。吃够了，
便冒着被刺刺痛手掌的危险，将手伸入密
密丛丛的茎叶间，使劲掐几穗带回家，让
弟弟妹妹分享那份酸中的甜蜜。

有一次，砍柴回来的姐姐，带回了一
大把野萢。姐姐说，她砍柴所在的那座山
下的溪两边，野萢的枝蔓蓬蓬勃勃，将水
流淙淙的山溪严严实实地笼罩起来，站
在那里只听见水流的响声，却不见溪水。
鲜红色夹杂橙红色的野萢，一穗穗仿佛
燃烧着的火把，将寂寞的大山装点得如
同天仙。她与伙伴们砍好柴后，顾不得疲
倦，涌向野萢。先是每个人摘一大把，坐
在地上，恣意地尝，开怀地笑。然后，每人
再摘一大把，用随手扯来的藤扎好，插进

柴捆的顶部，带回家。
我一直称那种野果为野萢，如今才

从电脑里查询到，它有一个洋气的名字
——茅莓。

还有一种叫树莓的野萢，一株株长
在高高的田坎边，或者山崖上。它的果实
比茅莓大，颜色一般为橙红色，形状好像
耕牛的奶头，有些地方也叫牛奶萢。牛奶
萢水分相对较少，略显干涩，酸味也浓得
多。只要看到灌木丛与草丛里有星星点
点的橙红色果实，在微风里摇摆，十有八
九是树莓。或者攀上山崖，或者拨开灌木
丛，来到树莓边，一颗一颗摘下来，放在
另一只手的手心里。然后走到一条小溪
边，将另一只手的手掌手心相对地盖在盛
树莓的那只手掌上，并留出一些指缝，把手
没入水里，使劲抖动手臂，让水流冲击手掌
中的树莓，不一会儿，手掌心里的树莓便
冲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候，再静静坐在溪
水边或者田坎上，两个手指捏起一颗树
莓，慢慢地塞进嘴里。接着轻轻地咀嚼，
顿时满口生津，酸甜漫浸，仿佛腾云驾雾
一般，心飘忽着，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偶尔在春夏之季去乡村，我就会到
处转悠，寻找那甜蜜过童年生活的一丛
丛鲜红和一点点橙红的野萢。发现了野
萢，心里涌动着无限惊喜；摘到了野萢，
心里弥漫着无尽甘甜；吃到了野萢，心里
升腾着无数温馨。

有一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在乡下拥
有一个菜园，满山遍野去挖一些茅莓和
树莓，密密麻麻地栽植在菜园四周。春
天，带刺的篱笆里开满了淡蓝色和白色
的小花，清香暗涌，蝶飞蜂舞。夏天，无数
的野萢点缀在篱笆上，我痴痴地站在篱
笆边，迟钝地摘些野萢，手忙脚乱地往嘴
里塞。满头白发的妻子不知什么时候来
到我的身后，突然用手在我的肩膀上拍
了一下，吓得我身体倏地一弹。妻子厉声
道：“叫你掐点菜，你却还像一个小孩子
似的在这里偷偷吃野萢。半个小时了，我
还在等你的菜下锅呢！”

有茶陵人的地方，就有茶陵水酒。
到乡下去，若碰上吃饭，主人必

会热情招呼道：冇什么菜，恰碗水酒
咯！容不得你推诿，递上碗筷，举起酒
壶便筛。满满一碗，或浑或黄，你正担心
着，主人似乎觉察到你的心思，笑着鼓
励：不要紧，度数低，还甜，不会醉的。饮
毕，只觉得酒香醇，脸微热，心舒爽，
满世界的人与物，愈加亲切，温馨。

水酒由大米等粮食作物酿造而
成，富含氨基酸及其他营养物质。这
种酒十五度上下，既无白酒的火烈，
又无啤酒的寡淡，宛若温柔美丽而又
颇为能干的女子，可独当一面也柔情
似水。刚酿的水酒混浊，浓而清甜，不
会饮酒的也能喝一点。不过甜酒虽然
好喝，一样会醉人的。听母亲说，小时
候，趁父母不在家，她和小姨偷食甜
酒糟，外婆回来，见一对女儿倒在酒
坛边，吓白了脸，瘫坐于地。等到半
夜，姐妹俩才从酣睡中醒来。甜酒虽
为小孩和妇女喜爱，却为许多酒客所
不屑。经过一两个月的沉淀，水酒的
甜度渐渐淡化，清澈、淡黄，才算是正
宗的水酒了。低温保存的水酒，可以
数年不坏，越发醇厚，是为老冬酒。条
件许可的，还会每年加点酒酿，意在
保持酒的甘醇。饮之，满室生香，经夜
不散。

立冬过后，是水酒酿造的最佳时
节。早了，酿制的酒难以保存，易酸。
迟了，气温太低，出酒率不高。倘若温
度过低，为了保证糯米饭在合适的温
度里发酵，要将酒坛用棉絮一类的东
西包扎起来，再在室内生火加温。比
较快的话，不足四十八小时，糯米脱
胎换骨，升华为高贵的液体。喜甜的，
可以让酒糟在酒坛多呆些日子，不太
喝酒的，酒药就放少一点，酒性则稍
淡，多喝些也无妨。那些老酒客，总嫌
酒力不够，或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
酒淡了不经喝，往往下药很重，不太
喝酒的，不胜酒力，容易醉倒。

水酒的原料主要是糯米，故也称
米酒，偶尔也会用高粱酿酒。高粱酿
酒也要掺杂少量糯米，这样会使口感
更好。一百斤高粱，大约掺四十斤糯
米为宜。高粱酒呈棕红色，近似红酒，
看起来高贵，典雅，味道有别于糯米
水酒，但价格差不多。同是糯米，晚稻
米优于早稻米，晚稻生长期长，气温
低，米质佳，更适合酿酒。粮食匮乏的
年代，吃饭都成了问题，是不允许私
自酿酒的。那时候，传统的水酒和茅
台一样珍贵，别说喝，闻到都难。酒客
们忍受不住“酒虫”的骚扰，偶尔从供
销社买点散装的白酒，曰白毛烧，以
解酒馋。

酒是很“讲究”卫生的，乡人有邋
遢豆腐干净酒之说，意思是豆腐的制
作可以随便些，酿酒，则丝毫马虎不
得。酿制前，各种器具都要反复洗刷，
沥干水，有太阳晒晒更好。轧酒前，还
要认真洗手，擦干，防止带生水入酒。
有些酿制者，卫生习惯差，酿出的酒
常常很快就变坏，酸了。刚蒸熟的糯
米饭，主人先装一碗供奉天地神灵，
以示感恩，也有保佑酿出好酒的意
思。几天之后，酒酿从酒糟中冒出来，
发出“滋滋”的声响，主人也会装一碗
甜酒糟，虔诚地供一供，家人才可以
开始分享。

最后一道工序是轧酒，随即舀酒
入坛。先前，这道作业都是靠双手完
成，叫捻酒。家里这项工作，由我担
纲。时值寒冬，即使室内生火，酒糟还
是很冷，开始简直受不了，钻心的痛。
渐渐的，身体热了，手不冷了，可是手
掌因为反复机械的挤压用力，经络生
痛。可是心理上的暖，冲淡了生理上
的冷与痛。每每收拾完毕，我对着一
排酒坛自我欣赏，觉得工作有了成
就，美美地喝上一两碗，又甜又暖，再沉
沉地睡一觉，仿佛所谓幸福，就是如此。
后来，人们发明了轧甑，一下子将这两
个问题全解决了，且提高了功效。

新酒入坛之后，，还不可封坛，酒
正在发酵，茶陵话称“作”。什么时候

“作”完了，没别的窍门，听声音，“滋滋
滋”的响声停了，便可以封坛，水酒的
酿制画上了句号。正文结束了，还有个
余曲。轧酒之后，剩下的酒糟叫“寡
糟”，顾名思义，里面已经不含什么酒。
可是不要小觑了这堆“寡糟”，尚大有
可为。再用酒药将其拌和，密封发酵，
半月左右，请来专门烧制白酒的师傅，
劈柴架火，汽上酒出，上好的白酒，二
三小时即成。此酒口感甚好，纯天然，
无任何添加剂，有茶陵茅台之誉。

千年屋就是我们那里常说
的“材子或寿器”，直白地说，就
是棺材。母亲的棺材，在她四十
多岁时，就请鹿峰寨的谭木匠置
办了。可如今过了耄耋之年，她
的棺材竟又一次地被人借走了。

母亲 8 岁时，家里就把她送
到离家二十里地的余家做了童
养媳。那年，余家准备为儿子完
婚，正遇上国民党溃退，余家儿
子又刚好从县城办事后往回赶，
在途中，被抓了壮丁，从此没了
音讯。

解放那年，母亲嫁给了我父
亲，政府安排他们在一家炼铁厂
工作。后来，也不知咋回事，父亲
竟成了牛鬼蛇神，全家被遣送到
农村。到农村没几年，父亲就一
病不起撒手人寰，留下体弱的母
亲和几个嗷嗷嗷待哺的孩子。

父亲过世后，母亲由于悲伤
和劳累，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常
常病一来就像死里逃生一样，全
身抽搐，嘴巴紧闭。最严重时，连
一口水都灌不进，把我们姊姊妹
妹吓得哭哭啼啼，弄得邻里也跟
着叹气抹眼泪。好在母亲命不该
绝，每次都是那个申医生用扎银
针的法子把母亲救回来。母亲被
这种怪病折磨了六年，但每次都
能逢凶化吉。那时候母亲还不到
50岁，母亲想到这病也磨死人，万
一哪天一口气扯不上来又咋搞
呢，到时连口棺材也没有。于是，
在母亲患病的第五年就请了木匠
师傳来家为自己做了副棺材。接
着，又请了漆匠来上桐油刷漆。

一天，天麻麻亮，忽听到急
促的敲门声，母亲赶紧披衣下
床，开门一看，原来是队长邓祖
兴带了几人站在门口，急急地对
母亲说：“运姑嫂，我们是来向你
借寿器的。咱队的那个知青，昨
晚突发急病死了，一时没有，只
好来向你借了。”母亲一听是知
青死了，又想起那个知青下放在
队上，吃苦耐劳，实在不容易，二
话没说，就同意把棺材借走了。

把棺材借出去好几年后，母
亲又请了木匠为自己做了一副。
其实在我们老家有个不成文的
说法，说把棺材借出去是件好

事，有道是棺材，又添寿又增财。
还别说，自我母亲把棺材借出去
以后，灾啊病啊，很少缠上母亲，
母亲的精神状态也好，财是没
发。我们这里还有个乡俗，就是
棺材借出去，是不能送棺材回来
的，只能还木料，让借出去的人
家自己做。

这样又过了许多年，我们全
家也为母亲做了 70岁寿宴。常言
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母亲对我
们说：“知足了，你们爹走的时候
只有 40 岁，我现在有 70 岁了。”
她又对我们说：“我什么都准备
好了，寿器、寿衣、寿鞋，连纸钱
木炭石灰都备好了。”我们一听
母 亲 这 么 说 ，都 朝 地 上“ 呸 呸
呸”，口里说母亲，你莫乱讲，你
好好的能活到 100岁。

一天，天刚麻麻亮时，还是
那个邓祖兴，现在是由生产队长
改成村民组长了，他又带着几个
人来向母亲借寿器了。说组上的
王全力在村里水泥厂被碎石机
给轧死了。母亲一听，心里痛得
不行，这么年轻咋就走了，留下
妻子儿女咋办呢？她又二话没
说，让他们把寿器抬走了。

这事过许多年后，母亲想起
自己八十多岁，万一哪天闭眼
了，没寿器咋能入土呢？于是又
请来了木匠。寿器成型那天，母
亲很高兴，等漆匠刷好漆后，打
电话把我和老妹叫回去。她说：

“这口寿器高低都不能借出去
了，留给自己用。”

世上的事情是万万料不到
的，在我们回到城里没多久，村
里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市里派在我们村组的一个扶贫
干部在扶贫途中不幸殉职了。这
位扶贫干部原是一个孤儿，是党
和政府培养出的一名好干部。他
殉职后，当地村民为他开追悼会
并把他安葬在鹿峰寨上。母亲给
我打电话时，哽咽着，断断续续
地说：“他真好呢，为村里做了许
多好事，还三天两头来帮我做这
做那，陪我聊天，我想好了，决定
把我那口上好的寿器给他。”

我听后，鼻子酸酸的，说不
出话来。

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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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红薯和
一块银元的故事

张巧立

在炎陵县，一直流传着毛泽东与一
碗红薯的故事。

炎陵水口镇水南村江家组，有一座青
瓦红墙的小院子，坐落在日夜流淌着小河
的桥头，当地百姓称之为“桥头江家”。

1927 年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向罗霄山脉进
军。10 月 13 日，部队来到水口，师部设在
酃县（今炎陵县）朱家祠，即今水口镇中
心小学内。毛泽东在桥头江家办公和住
宿，另外有一个警卫班的战士陪同。

据江家的后人江炳乾、江英宏等回
忆，他们的爷爷江德良与毛泽东之间曾
发生了一碗红薯的故事，水口镇的百姓
童叟皆知。

在桥头江家，毛泽东接见了酃县农
运特派员何健础，谋划了部队诸多的重
要事情，在附近的在叶家祠的阁楼上，还
主持了赖毅等 6个战士的入党仪式。

毛泽东住在江家，每天早出晚归。在
夜深人静时，他都还在桐油灯下看书。第
二天早上，大家起床时，就看到毛泽东已
在门前的坪地上一边散步，一边像在思
考着什么问题。有时，他还坐在门口的乌
桕树下手捧一本书认真地读着。

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搜刮
民脂民膏的国民党部队完全不一样。红
军不但军容整洁、军纪严明，对老百姓更
是秋毫无犯，还帮穷苦的老百姓打土豪、
散浮财，深受人民的欢迎。毛泽东经常走
进农家，和老百姓聊家常，开展社会调
查。在人民的心眼里，这支共产党领导部
队是值得拥护的军队。

有一天晚上，江德良忙完家里的活
计已经是三更半夜，看见毛泽东居住的
那间房的窗户上，还透着淡淡的油灯的
光亮。“这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一定是在
读书，或撰写着什么锦绣文章吧。”他心
底暗暗猜想。“这么晚了，他肯定肚子饿
了，我得给他做点吃的东西送去”，他一
边想，一边悄悄地走进了厨房。

可是，当时的农家又有什么可以做
宵夜的食材呢？江德良把厨房找了个遍
也没有找出像样的东西出来。当低下头
时，他看见厨房的一个角落里，零散地躺
着几个细小的红薯。“有了，我就给他蒸
几个红薯垫垫肚子，也算是我这个穷苦
人的心意吧！”不一会，他端着一碗热气
腾腾的红薯，送到毛泽东的油灯案头。

第二天大清早，一个战士把装红薯的
大花碗送回来。“他吃了红薯没有？”江德良

连忙问道。“没有，他一个也没吃，全给我们
吃了。”战士认认真真地答道。战士一边说
话，一边掏出一块大洋递了过来。“这碗红
薯代表老百姓对我们革命军队的深情厚
意。但是，我们的革命军队有纪律要遵守，
要爱护百姓。这一块大洋，他要我亲手交给
您，您一定要收下。”战士把大洋塞进老人
手心后，一溜烟地跑向站岗的地方。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这碗红薯，居
然拿一个银元去换呢？原来，1927 年 9 月
29日，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
县三湾村时，正值红薯收获的季节。部队
一边在村里整顿军务，一边派出战士帮助
当地的农民采收红薯。但有一些从旧式的
军人转变来的战士恶气未改，未经老乡的
同意就把老乡们当口粮的红薯吃了。有些
老百姓有怨言。毛泽东认为这种行为侵犯
了老百姓的利益，影响了军民团结。

10 月 3 日，毛泽东在三湾村枫树坪，
向刚刚改编的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宣
布了 3条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
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桥头江家一碗红薯的故事，折射出
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
朴素的军民鱼水情，表达了毛泽东爱兵
如子、爱民如子崇高的伟人风格，也是他
以身作则执行军队铁的纪律的见证。

这一段深情往事，毛泽东在新中国
建立后也一直没有忘记。1965 年 5 月，毛
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
说：“支部建在连上是到水口以后的事
情。水口是个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发展了
秋收起义后的第一批党员，我当时住在
一个姓江的农民家里。”

抚今追昔，红色基因早已深深根植
在炎陵这片热土里。虽然当年的见证人
都随岁月远逝，但是不变的军民鱼水情
正源远流长。

江家院子那棵随风摇曳的乌桕树，
江家门前那流淌的哗哗的河水，仿佛犹
在把一段往事深情地诉说着……


